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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商业·主流：青年导演影像的

诗意复归 *

石敦敏

诗与电影的关系源远流长。回溯世界电影史，法

国的先锋派“诗电影”，诗意现实主义电影，意大利新

现实主义电影，苏联诗电影，以及塔尔科夫斯基的诗

电影等都是银幕上的美学典范。诗之于电影已不仅仅

是单纯的形式借鉴与风格问题，而更关乎电影艺术的

本体与美学，甚至是精神建构。

中国电影有悠久的诗学传统，尤其是以费穆、孙

瑜为代表的第二代导演，以及以吴贻弓、吴天明为代

表的第四代导演，都有过诗性电影的成功探索。然而，

中国电影中的这种诗性传统与诗意审美形态却一度被

淹没在西方话语的洪流与产业化的进程中。近十年来，

伴随着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崛起，一批新锐导演的

影像表达开始主动接续中国电影的诗性精神与传统，

并使其在新的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一、诗意的复归：中国电影的诗性传统及发展

纵观近年来青年导演的影像创作，以《家在水草

丰茂的地方》《路边野餐》《长江图》《地球最后的夜晚》

《春江水暖》等为代表的影片，其影像表达都呈现出

一种诗意的复归。

中国悠久的诗学传统沉淀着极具民族特色的诗

之形式，以及内蕴其中的诗性精神。“将古典美学的

精神和方法引入民族电影的创制过程，是中国电影

文化发展历史的必然。”（1）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孙

瑜、费穆、朱石麟、桑弧、吴永刚、蔡楚生等为代表

的电影人，开创了中国诗意电影的传统。“现实的反

映、心灵的表现与精神的外化构成这一时期中国诗性

电影的审美特性。”（2）例如，展现底层悲歌的《渔光曲》、

人性与神性相融合的《神女》、表现家国史诗的《一江

春水向东流》与《八千里路云和月》以及意境深远的《小

城之春》等等。 

20世纪 50年代之后，中国诗性电影的发展脉络在

不同历史语境中时隐时现，但内蕴其中的诗性精神却

代代赓续。改革开放以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使

得这一抒情传统得以接续。第四代导演强烈的时代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所引发

的媒介自觉，决定了他们的影像是以更加“电影化”的

方式承载思想启蒙话语，因此，使得影像不仅有了诗

意精神的延续，而且更加注重诗性的形式。导演大都

“以‘情绪’而不是以‘事件’或‘理念’来结构影片”，（3）

产生了如《小花》《巴山夜雨》《牧马人》《城南旧事》《青

春祭》等一系列具有诗意特质的影片。而第五代导演，

则是以纯粹意象化的影像革新进行电影诗性形式的探

索，将强烈的造型元素、影像风格与历史文化批判结

合在一起，如《黄土地》《红高粱》等。正是这种对电

影本体的再发现及其在新的审美意义上的重建，标志

着一种“新电影”的崛起，使中国电影受到世界瞩目。

随后，《变脸》《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影片仍继续拓展

着诗性的探索。而 20世纪 90年代以后，随着大众文

化的兴起，纪实逐渐成为电影文化的主流，使得电影

诗意的探索再次被遮蔽。进入 21世纪以后，电影产业

化的蓬勃发展使得电影的艺术性让位于电影的娱乐性

与商业性。同时，好莱坞的强势入侵，也使得电影朝

着更加强调类型叙事的方向发展。

但是，即使身处产业化大潮中，中国的电影人仍

然有着对艺术影像的坚守，以及尝试回到民族化美学

的自觉。例如，贾樟柯导演在影片《三峡好人》《天注定》

中使用烟酒茶糖、龙蛇虎猫等中国传统意象结构影片，

在影像表达中尤其注重影像的隐喻、象征及表意功能，

由此形成了风格化的美学特质。

近十年来，后起的青年导演的影像创作更是呈现

出了一种诗意复归的趋势。例如，《长江图》传承了

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水墨美学”，呈现了中国人的宇宙

观与生命观。《春江水暖》借鉴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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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建构影片的美学，展现城市变迁中的人与环境。《路

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则是以诗意的方式表达

个体的情感体验。

电影的诗性回归不仅成为构建中国民族影像的重

要标识，同时也为当下电影的本体与美学探索提供了

理论滋养，并在与商业以及主流的对话中走向愈加深

远之境。

二、诗意与市场的对话：类型电影的诗化倾向

“在某种意义上，打破艺术壁垒，实现共融互鉴

是‘新锐导演’共通的认知。换句话说，立足中华文化

根本，拓宽边界，跨类融合是他们作品的制胜路径。”（4）

因此，面对市场主流的类型电影大潮，一些青年导演

通过对传统诗性形式的借鉴，似乎找到了一条与之对

话的通道。

纵观近年来青年导演的电影创作，出现了不少借

鉴诗性形式拍摄的商业电影，如《白日焰火》《心迷宫》

《暴烈无声》《暴雪将至》《冥王星时刻》《南方车站的

聚会》《少年的你》《平原上的夏洛克》等。这些影片

大都将电影意象与类型叙事相结合，以情绪推动叙事，

强调影像的表意功能，不仅表现出了与传统类型片不

同的美学气质，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由此

为类型电影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思路。

首先，电影意象与类型叙事的结合拓展了叙事文

本的表意能力。21世纪以来，好莱坞的强势影响使

得国产电影的类型化实践过分关注故事本身，从而忽

略了影像的表意功能。在此背景下，青年导演开始主

动回归中国美学与叙事传统，将电影意象引入类型电

影叙事。不仅使得人物的内心情绪与情感表达更具张

力，同时也使得电影影像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例如，

影片《白日焰火》的片名即是整部电影的核心意象，

隐喻着“微妙的人性之光并不闪耀于丑陋的黑夜，而

是淹没在万丈光芒之中”。（5）在《暴雪将至》中，“隐

藏在类型视听空间下的隐喻空间构成了影片的空间

诗学”。（6）

其次，诗性电影的“情绪叙事”为本土类型片的

叙事提供新的可能。中国的诗性修辞强调触景生情、

借景抒情，即情感的外化和情绪的意象表达。因此，

中国诗性电影的叙事往往是以“情绪”而非单纯的“情

节”来结构影片。费穆导演提出的“电影空气说”，“实

质上正是一种电影本体的创作……即创造‘剧’（电影）

的情调、表现‘剧’（电影）的情绪”。（7）他认为，电影

的“意境往往等同于‘空气’和‘氛围’”，（8）由此开创

了电影“情绪叙事”的先河。在第四代导演初期的诗

意电影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叙事手法。近年来，青

年导演又将其与类型叙事相融合，以此拓展了类型片

的情感张力。例如，在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的一

个叙事段落中，刘爱爱与周泽农在逃跑途中闯入一个

游乐场，里面的“花瓶女”突然唱起《美丽的梭罗河》，

此时空间中的二人仿佛游离在了叙事时空之外。导演

在此营造的诗意氛围，也正呼应了二人之间微妙暧昧

的关系。

三、诗意与主流的对话：

主流意识形态的柔性表达

如果说第五代导演的影像以隐喻承载了历史文化

的反思，第六代导演以纪实表现了对社会底层与边缘

人群的关注，那么对主流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展现

就是新时代赋予电影以及青年创作者的时代使命。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整体产业化水平的日趋成熟

与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主旋律电影开启了自身的

转型与创新之路。从形式上，逐步与商业接轨，从主

旋律影片转化为新主流电影。从内容上，“将关注主

题从国家、时代不断扩展到乡村、家园、个人。美学

上不断丰富青年时代性，文化上尽力满足包括国家主

流文化、市民平民文化、青年文化等多元消费需求，

达成文化消费的共同体美学趋向”。（9）在此背景下，

青年导演通过诗意与主流的对话，构建了主流意识形

态的一种话语策略，使得主流电影实现了文化、艺术

与商业的共赢。

首先，对诗性形式与精神的借鉴提升了新主流电

影的艺术价值。例如，影片《云霄之上》通过回归中

国传统美学的影像实践，以及意象的使用，展现了战

争中的民族精神。导演回归传统美学的文化自觉，接

续了中国诗性电影的传统，打破了逐渐固化的市场审

美，为新时代的史诗电影树立了美学榜样。

其次，青年导演对主流文化的诗化表达激发了受

众更多的情感认同。20世纪 40年代，以《一江春水向

东流》为代表的史诗电影之所以能得到广泛的情感

认同，与其家国叙事的策略密不可分，即“用家庭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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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建构戏剧冲突，讲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以主人公的成长、变化影射大时代的发展、变迁，通

过家国同构的影像，来展示当时整个时代、历史的悲

剧”。（10）这种叙事策略也被借鉴在青年导演的创作中，

如影片《少年的你》的成功可被视为是个体体验与国

家主流话语的合谋。影片基于青年亚文化的人物情节

设定，使得观众在青春伤痛体验的共鸣中，获得对社

会现实的认知与反思。在影片《革命者》中，导演基

于情绪逻辑来结构影片，对历史进行诗化表达，都是

意在使其与当下观众产生更多的精神联系与情感共

鸣。（11）

结语

中国诗性电影探索出了从影像构成、叙事方式到

时空观念的中国化电影艺术形式，不仅包含着中国独

特的艺术审美，也内蕴着中国电影的精神风骨，至今

依旧持续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向世界展示着中国

电影独特的魅力。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传统诗学不

仅为当代电影民族化的影像建构提供了借鉴，也为类

型片的本土化实践以及新主流电影的新发展提供了思

路。

（石敦敏，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2019级博

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电影文化竞争力与海外市场动

态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9ZDA27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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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化的突围与坚守：消费主义时

代“影游融合”的价值抉择

邓雅川

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消费主义思潮不断

涌动。“消费主义是指文化需要过度依赖消费，或者

把消费本身作为文化的目的。”（1）“影视”与“游戏”

是当代青年文化的代表，在影游融合的过程中，消费

主义思潮对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而随之产生的各类

问题也日益凸显。如，在影游融合的过程中由于过度

追逐奇观审美而忽略了人文表达、游戏的暴力元素在

影像改编中被无节制地放大、影游相关产业因过度娱

乐化的倾向而迷失了对价值的判断。影游融合是媒介

发展的必然，同样是青年文化走向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因此，面对消费主义的陷阱，当代青年应在对文化的

坚守与突围中做出正确的价值抉择。

一、知觉游戏与影像审美对奇观化的追逐

奇观化是当下影游融合作品所具有的突出审美特

征。“影视”与“游戏”是来自于不同维度的符号象征

体系，具有着各自独特的编码系统。电影以充满想象

力的方式，使光影构成叙事，完成对现实的写照；而

游戏则以数字化的媒介手段超越了真实的边界，使用

户在脱离现实的真空中获得特殊的知觉体验。影视与

游戏相异的媒介属性造成两者不同的审美特性，但两

者仍存在着交互与联动的可能。就创作基质而言，两

者的创作素材均有着数字化与虚拟化的特征；就传播

介质而言，两者大多都以银幕或是屏幕作为介质；就

实践形式而言，两者的受众获取审美经验的方式都在

对幻觉的追逐中产生。因此，在影游融合的过程中，

游戏使用户获得的知觉体验被影像的技法放大，同时

游戏的非线性结构也削弱了影视的叙事化特征并造成

了对视觉的强调，两者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是构成影

游融合奇观化审美的基础。

奇观叙事与奇观审美是影视与游戏不断融合与

创造的产物，但资本市场的助推却最终造成两者对奇

观化审美的过度追逐。2001年上映的影片《古墓丽影》


